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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林甫专权期间的御史活动及文学生态
———唐代御史与文学研究之三

霍志军

（天水师范学院，甘肃　天水　７４１０００）

摘　要：李林甫严酷迫害谏官、御史，既使宪司重地遭到毁灭性打击、又诱发了被政治异化的阴森恐怖的文化

空气。这对盛唐文学生态影响甚大：多位作家被杀，使盛唐文学少了一批创作的主力军；专权政治使正直之

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呈现出集体怔忡症。盛唐前期的明媚诗风几乎音沉响绝，痛苦、无奈的悲苦之音应

运而生；众多文人流落不偶，士人对盛世的期待变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诗歌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扩大，逐渐

成为天宝诗坛的主导风格。黑暗腐败的朝政，激起文人内心的愤懑，他们将一切生活中的失意、悲愤倾注到

诗歌创作中，倒成全了一代文学。李林甫专权不仅仅是政治活动，足以构成一次文学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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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林甫当政期间，宪司重地遭到毁灭性打

击，多名御史、谏官被杀、政治生态日益恶化。从

文学的角度观之，这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生

态环境，社会危机日甚一日，诗人们仕途坎坷，但

诗歌创作却迎来了一个高潮，无论数量、质量，均

远超过开元前期。诗坛创作的繁荣和政治、文化

环境的恶化；诗人创作的丰收和仕途的“歉收”形

成巨大反差。这一期间的文学生态，对唐代文学

史程的影响特具认识意义。

一　　　

李林甫迫害御史的目的既在于巩固其专权

的成果，又在于强化以其为核心的腐朽势力。李

林甫于开元二十二年为相，天宝十二年卒，执掌

朝政近二十年。在此期间，除哥舒翰、杨国忠、王

维等极少数官员以外，御史、谏官几乎全部被杀、

被贬，御史台成为其专权的重灾区。天宝六载

后，御史台几乎全被李林甫的爪牙占据。经李林

甫的清洗，御史台的监察职能丧失殆尽，变为李

林甫打击异己的鹰犬和帮凶。李林甫对台谏官

员的清洗主要是在人事和舆论两个方面展开的。

１．在人事上，李林甫对御史、谏官残酷迫害

宪司机关成为其专权的重灾区。依打击对

象的不同，他采取的手段亦不同，主要有以下几

种情况：

１，刚直不阿、不屈服其淫威的御史、谏官，李

林甫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

地位，李林甫前后兴起大狱，大肆诛杀御史台官

员。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为相不久，监察御史

周子谅首先死于李林甫的屠刀下。“监察御史周

子谅上书忤旨，暴之殿庭，朝堂决杖死之。”（《旧

唐书·玄宗下》）［１］２０８李邕，在武则天时期已为左

拾遗，“词髙行直，堪为谏诤之官。御史中丞宋璟

奏侍臣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请付法推断，则

天初不应，邕在阶下曰：‘臣观宋璟之言，事关社

稷，望陛下可齐奏’”当时，李邕“名位尚卑，若不

称旨，祸将不测。”但李邕仍大义凛然：“不愿不

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旧唐

书·文苑传中》）［１］５０４０从中可见李邕的正直性格。

李邕“刚毅忠烈，临难不苟免……嫉恶如仇，不容

于众，邪佞为之侧目”，且“早擅才名，尤长碑颂”，

是当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在朝野有广泛影响，

对李林甫专权构成严重威胁。所以李林甫欲必

杀之而后已，以达到专权的目的。天宝初，李林

甫借故贬李邕为北海太守，天宝六载，李林甫指

使手下鹰犬“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

之”［１］５０４３。

天宝五载，李林甫又诛杀御史大夫韦坚。此

次大狱的经过，《旧唐书·杨慎矜传》有详细记

载：韦坚颇有吏能，其姐是惠宣太子妃，妹又为皇

太子妃，韦坚本人也是玄宗朝元老楚国公姜皎的

女婿。李林甫“以坚姜氏壻，甚狎之”［１］３２２６。看到

韦坚“中外荣盛”，李林甫“惧其诡计求进，承恩日

深，坚又与李适之善，益怒之，恐入为相，乃与腹

心构成其罪……（天宝）五载正月望夜，坚与河西

节度使，鸿胪卿皇甫惟明夜游，同过景龙观道士

房，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昵，是

构谋规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贬坚为缙云太

守，惟明为播川太守。寻发使杀惟明于黔中……

又构坚与李适之善，贬适之为宜春太守。七月，

坚又长流岭南临封郡，坚弟将作少匠兰、樗县令

冰、兵部员外郎芝、坚男河南府户曹谅并远贬。

至十月，使监察御史罗希奭诛而杀之，诸弟及男

谅并死”［１］３２２４。李林甫又“奏李适之与坚狎，及裴

宽、韩朝宗并曲附适之……赐坚自尽，裴、韩皆坐

之斥逐。”此案株连甚广，韦坚、卢幼临、裴敦复、

李邕、李适之、皇甫惟明、韦兰、韦冰、韦芝、韦谅

等多名官员死于这次冤案，以致“州县且闻希奭

到，无不惶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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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些声望颇高的台谏官员，在李林甫当政

期间，屡遭排挤、打击。裴宽，历中书舍人、御史

中丞，天宝初，为御史大夫。“初，林甫尝梦一白

皙多须长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

‘此形状类裴宽，宽谋代我故也。’时宽为户部尚

书、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党斥逐之。”（《旧唐

书·李林甫传》）［１］３２４１仅因一梦，李林甫就唆使手

下诬告裴宽。一位御史大夫竟因此被贬，差一点

丧了命。王忠嗣，开元二十八年，摄御史大夫，兼

充河东节度。天宝四载，加摄御史大夫。“李林

甫阴令济阳别驾魏林忠告嗣，玄宗大怒，因征入

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旧唐书·王忠

嗣传》）［１］３２００天宝五载，因韦坚一案，“殿中侍御史

郑钦说贬夜郎尉，监察御史豆卢友贬富水尉，监

察御史杨惠贬巴东尉，连累者数十人”［１］３２２５。经

过几次打击，御史台官员几乎全部被杀、被贬，李

林甫乘机让其爪牙占据御史台。

李林甫的魔掌还伸向其他一些文人，张九龄

为人刚直不阿，为玄宗时期贤相。“李林甫自无

学书，以九龄行文为上所知，心颇忌之。”（《旧唐

书·张九龄传》）［１］３０９９在李林甫处心积虑的陷害

下，张九龄被罢相、贬为荆州长史。严挺之，“素

负气，薄其（林甫）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造其

门，以此弥为林甫所嫉，……九龄罢相，挺之出为

洺州刺史。”（《旧唐书·严挺之传》［１］３１０５李林甫专

权后，“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台司机

务，希烈不敢参议，但唯诺而已。”（《旧唐书·李

林甫传》）［１］３２３８位及宰相的的陈希烈尚且避之犹

恐不及，一般人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恐惧心理

也就不难想见了。

３，大肆培养鹰犬，又不断清洗在李林甫看来

有二心的同党，使其专权更具彻底性。在打击异

己的同时，李林甫又重用酷吏，御史台成为其专

权的工具。酷吏罗希奭，靠裙带关系而任监察御

史，忠实充当李林甫的打手，韦坚、卢幼临、裴敦

复、李邕、李适之、周子谅等多起血案都由其造

成。“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皆开元之幸人

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漕运承恩、或以聚货得

权、或以剥下获宠，负势自用，人没敢违”［１］３２３３。

融、坚、矜、鉷四人，皆是李林甫信任的酷吏，为所

欲为，专权用事、打击报复，“同构大狱，以倾东

宫。”王鉷，赖李林甫而飞黄腾达，数年之间，由侍

御史而迁御史中丞，成为李林甫的忠实走狗。

“开元中，……王鉷进计，奋身自为户口色役使，

征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

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

玄宗日益眷之，数年间亦为御史大夫、京兆尹，带

二十余使。”（《旧唐书·食货志》）［１］２０８６这些酷吏，

使天宝年间吏治异常混乱，极大地破坏了朝廷的

威信，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李林甫在培养鹰犬的同时，又不断清洗自己

的党羽，即便是为他在陷害政敌中建有汗马功劳

者，在言行上稍一不慎，就遭贬斥。如杨慎矜，初

为李林甫爪牙，天宝五载升任户部侍郎、御史中

丞。但不到一年就被罢逐，因为“林甫见慎矜受

主恩，心忌之”。“天宝六载，诏杨慎矜、慎余、慎

名并赐自尽，史敬忠决重杖一百，鲜鱼贲、范滔并

决重杖，配流远郡。”受株连者达数十人。这是李

林甫专政所采取的重要权术，其目的与打击正直

御史一样，是为了巩固相权，长期控制朝政。

２．在舆论上，李林甫屡兴“文字狱”，操纵科

举考试，排斥文士，巩固其专权地位

李林甫兴“文字狱”手段之恶劣，压制文士数

量之多、范围之广，在有唐一代是空前的。

王踞，因于李邕“书疏尺题来往，有‘迁谪流

落’之句，林甫……阴议除之。五载正月，琚果为

林甫构成其罪，贬琚江华郡员外司马，削阶封。

至任未几，林甫使罗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马牒

至，琚惧，仰药，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缢而

卒。死非其罪，人用怜之”（《旧唐书 · 王踞

传》）［１］３２５１。

李适之，以强干称，历秦州都督、御史大夫。

受李林甫打击被贬为宜春太守，天宝六载，“御史

罗希奭奉使杀韦坚、卢幼临、裴敦复、李邕等于贬

所…… 希奭过宜春郡，适之闻其来，仰药而

死［１］。”（《旧唐书·李适之传》）［１］《本事诗》云：

“适之疏直坦夷，为相，时誉甚美。为李林甫所

构，及罢免，朝客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

愤，日饮醇酣恣，且为《罢相诗》：‘避嫌初罢相，乐

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林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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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怒，终遂不免”［２］３１０２。可知李适之也是因“文字

狱”而遭惨祸。

在兴“文字狱”的同时，李林甫还操纵御史

台，千方百计排斥文士。天宝六载的科举考试就

是李林甫打击文人的一个典型例子。《资治通

鉴》卷二一五载：

正月，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

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奸恶，建

言：“举人多卑残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

郡县长官精加试炼，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

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

而至者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

上表贺野无遗贤［３］２６５２。

一场无果而终的科考，完全是李林甫一手操

纵。杜甫和诗人元结就是此次没有结果考试的

牺牲品。在此黑暗政局中，李林甫的党徒乘机胡

作非为，时“李林甫专国政，以铨事委晋卿及宋

遥。天宝二年，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以张奭为

第一。奭，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倚新得幸于帝，晋

卿欲附之。奭本无学，故议者嚣然不平”（《新唐

书·苗晋卿传》）［４］４６４２。史载，苗晋卿“性谦柔，

……前后典选五年，政既宽驰，胥吏多因缘为奸，

贿赂大行”［１］３３４９。在李林甫的授意下，如此昏庸

之人竟长期主持吏部铨选，又怎能不怂恿贪官污

吏狼狈为奸、贿赂大行呢？这种污浊的政局，与

张说、张九龄执政时大批文学之士得到提拔、重

用不可同日而语，以致不少下层寒士在李林甫专

权期间仕途蹭蹬、潦倒淹骞。

人事上的打压和舆论上的控制，双管齐下，

李林甫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即通过从人事上

残害与打压政敌到舆论上倡兴文字狱，成功地实

施了专权统治，保证了高压政治的运行。就文学

生态而言，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其突出表

现就是开元时期宽松的文学环境丧失殆尽，创作

主体的心灵变异，取而代之的是天宝诗坛的悲愤

之音。

二　　　

李林甫对御史的打击、迫害，不仅仅是政治

活动，对盛唐文学的历史进程也有深远影响，足

以构成一次文学史事件。

１．多位诗人被杀，使盛唐文学少了一批创作

的主力军

盛唐文人的凋伤始于李林甫杀害御史，李邕

的被杀，犹如一道界碑，将盛唐文学生态截然化

为两段，此后，盛唐文学空气急转直下，文化专制

日盛一日。

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最直观的表现在

该时代文学作品质量、数量的胜出。这必然要求

一个时代能涌现出一定数量的大家、名家，然后

才能异彩纷呈。而天宝诗坛众多诗人被杀，势必

使文学队伍元气大伤，史官一句“天下冤之，痛可

言邪！”既是对文人被杀的悲愤，亦可视为因文坛

阴霾密布而生的感慨。

“刚毅忠烈、临难不苟免”的谏臣李邕，面对

李林甫的迫害，大义凛然、奋起反抗，作《六公咏》

以抒其志，表现出激烈、愤怒的呐喊。董号《广川

书跋》曰：“李北海《六公咏》，读杜子美《八哀诗》

则知矣”［５］。可见是体会出其中之怨，故后人评

为“豪气激发，如见断鳌足礼四极，时至今读之，

令人想望风采。有味而深叹，可以赏余音而不息

也。”可惜李邕的这组诗今已不传。听到李邕被

杀，天下士子“无不冤之”，李白激愤地写道：“君

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

土坟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

怀》）［６］９１０直到杜甫晚年所写的《八哀诗》中，还对

李邕被害深为悲痛：“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

蔽”［７］１３７２。可见诛杀李邕在盛唐诗人心中留下的

阴影之深。

２．专权政治使正直之士皆容身保卫、无复直

言，呈现出集体怔忡症

盛唐前期的明媚诗风几乎音沉响绝，痛苦、

无奈的悲苦之音应运而生。李林甫不但闭塞人

主视听，自专大权，而且公然威胁御史、谏官，“明

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

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杖马乎？食三品料，一鸣

辄驰去，悔之何及！’补阙杜进尝上书言事，明日，

黜为下邽令。自是谏诤路绝矣”（《资治通鉴》卷

二一四）［３］２６３５。气焰嚣张，无以复加。“上即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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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

张说尚文、李元鉷、杜霍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

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

身保卫，无复直言”（《资治通鉴》卷二一四）［３］２６３５。

随政治环境的污浊，身处政治漩涡中的文人，不

由自主地表现出全身远祸心态，表现在诗歌创作

中，盛唐前期的明媚之作几乎音沉响绝，不少诗中

充满了一种忧郁、不安、惊恐的心理。流露这一新

的诗风取向的当数张九龄。张九龄受李林甫排挤、

打击之时，曾赋《咏燕诗》，寄寓退隐之意：

海燕和微妙，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

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

隼莫相猜［８］５９１。

《诗比兴笺》云：“史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

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为作也。’至曲江以姚、宋之相

业，兼燕、许之文章，诗人遭遇，于斯为盛。所谓

不平之鸣，有托之作，宜若无有焉”［９］。被贬荆州

之后，张九龄慨世嗟生、忧谗畏讥、惴惴不安，经

常流露出痛苦而又无奈的悲苦之音：

芳意何能早，孤荣亦自危。更怜花蒂弱，不

受岁寒移。

朝雪那相妒，阴风已屡吹。馨香虽尚尔，飘

荡复谁知。（《庭梅咏》）［８］５９２

《载酒园诗话》云：“余观此诗，字字危栗，起

结皆自占地步，正是寄托之辞，亦犹《咏燕》，特稍

深耳。”［１０］这两首诗和《感遇》等，哀怨凄婉、厥旨

渊放，表现出正直文人在李林甫淫威下痛苦而又

无奈的心情，在当时知识阶层中是有代表性的。

３．众多文人流落不偶，士人对盛世的期待变

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诗歌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

扩大，逐渐成为天宝诗坛的主导风格

不少下层寒士在李林甫专权期间仕途蹭蹬、

潦倒淹骞，当穷愁潦倒之际，诗人日渐摆脱了对

盛世的幻想，重新把眼光移向苦难的人间，诗歌

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扩大，逐渐成为天宝诗坛的

主导风格。杜甫困顿长安十年之久，其“翻手为

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

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７］１３３。是对世态

炎凉的感慨。“盛朝岂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

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

园歌》）［７］１０１。更是其飘泊生涯中深沉难言的苦闷

和愤慨。虽然此期杜甫创作的高潮还未到来，但

《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的出现，已经标志着

诗人创作取向的重大转变，政局的黑暗，已使诗

人由对盛世的期待变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

“《明皇杂录》云：‘天宝末，刘希夷、王冷然、王昌

龄、祖咏、张若虚、张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刘

眘虚、崔曙、杜甫，虽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

偶’”［１１］１７１。他们均写下了充盈着自己真情实感

的关注现实作品，使盛唐诗歌正视现实的趋势迅

速扩大，成为天宝诗坛的主导风格。

三　　　

李林甫专权期间，社会危机日甚一日，诗人

们仕途坎坷，但诗歌创作却迎来了一个高潮，无

论数量、质量，均远远超过开元前期。如张九龄、

孟浩然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创作了一大批优秀

诗歌，王维山水诗主要成熟于天宝年间。李白的

一些重要作品如《古风》其八“咸阳二三月”、其十

五“燕昭延郭隗”、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其三

十九“登高望四海”，以及《月下独酌》四首，《行路

难》三首，《梁甫吟》、《远别离》、《将进酒》、《梦游

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名篇，

均作于此期。虽然此时杜甫的创作高峰还未到

来，但亦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丽人行》、

《曲江三章》等佳作。天宝诗坛可谓佳作频出、异

彩纷呈。而这段时间恰是李林甫大杀御史、谏

官，唐王朝日趋腐败、文人没有出路的酿乱时期。

诗坛创作的繁荣和政治、文化环境的恶化；诗人

创作的丰收和其仕途的“歉收”形成巨大反差。

文人飞黄腾达时，所作无非是歌功颂德的应

制文字。而当穷愁潦倒之际，便有着深广的忧愤

和宣泄的渴望，行之歌咏，往往能一浇心中块垒，

形成佳篇巨制。何况李林甫专权时期，大多下层

文人并不知道上层政治斗争的内幕，他们将一切

生活中的失意、悲愤倾注到诗歌创作中，成就了

盛唐诗坛。盛唐之所以是一个诗国高潮，正与盛

唐士人以特有的心胸观察社，一切 （下转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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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专业更具有科学化、系统化、合理化和

规范化，既要具有优化其内容的教学手段与方

法，还需要加快教师队伍建设等多个环节，才能

促进学科建设培育与人才培养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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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５页）知解力都被追求和不平的强烈情

感活动淹没有关。

从此角度考察盛唐诗歌之盛，其背景是复杂

的，一方面，李林甫严酷迫害御史、谏官，造成异

常恐怖的文学生态，大批文人失去仕进机会、穷

愁潦倒，这是文人的不幸。但另一方面，却是文

人的幸运，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自

工”，黑暗腐败的朝政，激起文人内心的愤懑，形

之于诗，倒成全了一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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